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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突破重重封锁、以新闻精神打动相关部门及国家级救豚队的采访。

这是一篇震撼人心、感人至深、引人忧思的报告文学佳作，既有宏大壮阔的迁

豚救护大事件，也有生动传神的典型小人物，还有如临其境的极枯鄱阳湖图景，

更有对未来江豚保护的淡淡隐忧。 

1.题材重大，鄱阳湖极枯水位下江豚的保护举世瞩目。2022 年秋冬，鄱阳

湖水位持续跌破历史极值，湖面缩至丰水时的十分之一，江豚面临搁浅的极大

风险。11 月，农业农村部与江西在南沙坑创造了长江江豚救护的奇迹。 

2.报道独家，作者是全国唯一争取到进入江豚救护现场做沉浸采访的媒体

人。文章客观、立体再现了伟大的江豚救护行动——20 天，80 余人，紧急解救

江豚 111 头！向世界报告了江豚保护的中国方案。 

3.价值非常，不但精准记录了应急迁豚事件，还深情讲述了护豚队长与江

豚的炽热情感，客观描摹了极旱之年鄱阳湖的生命之殇、生灵之坚、生物之多

样。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敏锐的新闻自觉、强烈的生命意识、博大的自

然情怀、娴熟的文字功力，为现实存照，为生民立命。 

4.文新结合，情感醇厚，情怀博大，语言诗意，场景画意，彰显了对自然

的敬畏对生命的挚爱。文章标题的“！”“……”，意味深长，是一篇难得的报告

文学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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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文是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联的重点项目。 

2.该文得到国家级江豚救护专家的高度肯定。他们说，这是国内关于江豚

保护最专业、最生动、最深情的采访佳作。 

3.该文赢得多位国内名家的由衷点赞。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评

论家李炳银这样点评：“鄱阳湖见底，真为江豚担心！看了这篇文章，放心了！

这是一篇有价值的好文章！”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作家李春雷评价：

“文章不为轻薄事，笔墨当为百姓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

编施战军感慨道：“这样的好作品，给我们该多好啊！” 

4.该文被人民网、凤凰网等多家平台转载，在江西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的阅读量都在 20 万以上。 

5.在今年全国两会前夕的 2 月 28 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发布了 2022 年长江

江豚科考数据：长江江豚数量有所回升，最新的种群数量为 1249 头，5年数量

增加 23.42%，其中鄱阳湖约为 492 头。长江的微笑，逐渐被留住！ 

有关领导和专家向所有长江守护者致敬，也对此文的贡献表示特别感谢。 

6.今年 3月 31 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江西：2022 年鄱阳湖极枯水位期解救

长江江豚 111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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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由 
  ︶ 

 

这篇报告文学以博大的情怀、精致的采访、生动的笔触独家报道了干旱季

的鄱阳湖救助江豚的一线现场，向世界展现了救助江豚的中国方案。这既是一

篇报告文学中的精品佳作，又是生物保护的宣言书，报道体现的专业精神力透

纸背，背后含蕴的生命意识感人至深。能够取得独家报道的机会说明作者深厚

的底蕴和影响力，对该重大题材的精到把握让人看到了专业之外的大爱和担当。

题目的短句和感叹号具有强烈的代入感，报道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成为该篇

报告文学成功的最好注脚。依此推荐该作品参评中国新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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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豚！江豚…… 

 

题 记 

长江江豚(文中简称江豚)，长江的“微笑天使”，长江流域的旗舰物种，我国特有的淡

水水生哺乳动物，栖息于长江中下游及鄱阳湖、洞庭湖等区域，2017 年被列入濒危物种，

2021 年升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原农业部 2017 年组织的长江江豚生态科考估算江豚数量约

为 1012 头，其中，鄱阳湖约为 457 头；2022 年的科考，估算江豚数量企稳回升，有望突破

1200 头。 

序 幕 

2022 年，罕见高温少雨，罕见夏秋连旱。高温预警、枯水预警，黄色，橙色，红色！

南吞赣地五河、北吐长江的鄱阳湖，星子站水位 8 月 19 日跌破 10 米关口，提前进入低枯

水期；9 月 6 日水位跌破 8 米，进入极枯水期；11 月 17 日，只有 6.46 米！这个春江水暖

时吊在长江藤上的“宝葫芦”，已经萎缩成一只引吭待哺的“瘦天鹅”，面积不及丰水时的

十分之一。 

船只搁浅、滩洲裸露、湖床龟裂，往年没膝的油绿苔草、粉红地毯般的蓼子花海，全

都了无踪迹。连片的干涸湖滩成了不毛之地，有的早已沙化如大漠。脱水的蚌贝、渴死的

鱼虾，或陈于烈日之下，或嵌入干硬的泥隙…… 

露出基座的航标灯，如矗立水中的路标。11 月 19 日，我们的铁船弯弯绕绕在都昌水域

主航道上，犹如小心翼翼行驶在狭窄的人工渠中，曾经的湖底一道道切割着水面，人若划

行在江南水乡的垛田。向左急转，进入北沙坑，深深浅浅的水面开阔起来，与天相接的泥

滩上，一群群深色大雁呼啦啦惊飞，嘎嘎嘎盘旋空中又成片落入青绿大叶的草洲，此伏彼

起，如浪腾空。湖面，偶有铅灰色的江豚拱波游弋。右边山脊上，白色巨型风车在缓慢地

旋转。松门山到了，昂首的瓢头在晨霭中影影绰绰。 

二十天，他们在瓢头紧急救护江豚 111 头 

永修吴城松门山，鄱阳湖的南北分界线，如一条苍龙横亘在烟波浩渺的彭蠡泽。山南，

原本万顷碧波，丰腴饱满，如今却似连片沼泽；山北，狭长精瘦，直通长江。这座鄱阳湖

上的无人大孤岛，山峰顶石，山脚踏沙，“龙头”形若水瓢，名瓢头。在这里上演了极旱之

年鄱阳湖上的壮举——前后 80 余人，20 天，紧急救护江豚 111 头。 

瓢头南沙坑，沙多、坑多，是形状不规则的深水区。随着水位的持续走低和气温渐降，

鱼类奔向了沙坑，以鱼为生的江豚也逐鱼而入。据 10 月监测数据，在这片 15 至 17 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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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水域，已经栖息了江豚 70 余头。江豚聚集，鱼类资源在显著消耗；水下地形极其复杂，

沙坑有的宽有的狭，深浅不一；一旦水位降至 6.5 米，南沙坑与外面水域的通道将被阻断；

进入严冬，浅水区若结冰，江豚将被困其中…… 

南沙坑告急！南沙坑告急！ 

一头江豚每日的食鱼量是 3 至 5 公斤，且只能吞食体长 25 厘米、体高 6 厘米以内的小

鱼虾，而这些优质食料，也是翘嘴鱼等凶猛鱼类的盘中餐。江西农业农村部门 10 月中旬在

南沙坑应急投喂 3 吨饵料鱼的同时，又紧锣密鼓地制定应急驱赶、应急捕捞、应急迁地预

案。省内外专家一次次监测、一次次讨论，10 月 27 日，在农业农村部和江西省的邀请下，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梅志刚博士、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刘凯研究员，带着两个“国字号”

专家团队，急赴南沙坑。 

连续一周的探测，结果令人吃惊：南沙坑居然有江豚近百头！必须尽快降低江豚的栖

息密度，把它们赶到北沙坑去，那边有宽阔的水域，有通达长江的出口。 

应急驱赶！坑口及通道已挖深拓宽。可是，原有的网具无法使用；大船不能进入。于

是，找来吃水浅、噪声小的塑料小船；制作如管风铃般的声障网。 

精准插好围网，巧妙设计路径。11 月 5 日，约 40 头江豚顺着通道被成功赶到坑口。可

是，来来回回驱赶了六趟，还是没有一头江豚出坑。原来，是因为坑道过浅、太窄。 

应急捕捞！把具有严重围困、搁浅风险的江豚捕捞迁出。11 月 7 日，来自湖北天鹅洲

长江江豚自然迁地保护区的专家高道斌成了捕捞现场总指挥，他有过一天捕捞江豚 22 头的

经历。 

那天，应急捕捞迁出现场总负责人梅志刚站在最高点，虽然各环节都准备充分，但他

内心仍是忐忑不安。尽管捕捞现场总指挥、都昌护豚队都是 5 年前在余干江豚湾搜救受伤

“康康”的优秀团队，但护豚队毕竟已经 5 年没有紧急救豚；2 万多亩的水域地形复杂，稍

不留意船只就会搁浅；31 人的护豚队伍中，只有 9 人有捕豚经验；队伍来自都昌和永修，

还有一个磨合的过程。下网、围网、起网、起豚、体检、运输、放豚，这一系列过程中，

最大的风险就是江豚冲网。“围网、起网时，江豚都有可能应激冲网。”说到首日的惊吓，

梅博士心有余悸，“江豚冲网很可能窒息，窒息两分钟就会死亡。” 

第一天起网时，在场的所有人都非常兴奋、异常紧张：“有七头，有八头！好大的江豚

啊！”“还有一头小豚宝宝！”“马上要起来啦！”负责抱豚的迫不及待跳入水中，负责运豚的

早早就把担架打开。“快抱住！快稳住！不能让它冲网！”“担架在哪里？”“把它的胸鳍塞

进担架洞里！”“淤泥好深，注意别摔倒，摔倒江豚会受伤！”“担架不能两个人抬！担架必

须四个人抬！”“保持江豚的头部朝前方！”…… 

几十米外，体检团队正焦急等待。“老师，快快检查下，这头江豚冲网了，好像不太对

劲。”声音里透着担忧。立刻施救。“它的鼻孔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呼吸正常，身体没有

问题，只是应激憋气时间有点长。”所幸，有惊无险。连担架一起，江豚被轻轻地放在了棉

垫上，采样，称体重，量体长、头围、胸围，鉴雌雄，做 B 超，再从尾鳍上抽一点血。 

岸边，两条运输船整装待发。精心设计的不锈钢运输箱内分两半，恰好是两头江豚的

舒适空间，箱内装有浅浅的湖水，两副帆布担架搁在水箱两端，江豚半卧水中，可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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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运输船不是噪声大的快艇，从起水处运到北沙坑的放豚点，单程要一个小时。深秋

的鄱阳湖，午间太阳似火球，一路上，不但要避免阳光直射江豚，还要不断给它淋水保湿。 

北沙坑的放豚点，插有鲜明的标志。“到了，到了！”“准备好了吗？”两条船在前后呼

应。“稍微等一等，让江豚宝宝跟着妈妈一起走。”经过一两个小时，江豚们在专家、护豚

队、兽医们的救护下，从高风险区平安转移到了安全水域，一入水，就迅速游走了。 

这一天，60 余人共紧急救护江豚 8 头。 

收工，开会，总结，改进。接下来，所有的参与者都更加冷静，所有的程序都更加从

容。围网放慢一点，一层层地分切，一块块地起水；每人配发一把小剪刀，以备江豚冲网

时割断渔网用；网具底部更稀疏，可以流畅地透过湖泥；最里层那道网改用密实如棉布的

密眼网，即使江豚冲网也不至于被兜住脑袋而窒息；保持冷静，江豚天生胆小，应激过度

可能致死；防摔跤防落水，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江豚…… 

尽管动作越来越熟练，各环节配合也越来越紧凑，可每次撒网大家心里还是紧张的。

因为每处的地形都是未知，每次的情况都难以预料。 

在南沙坑，他们创造了一天合围捕豚 30 头的纪录。那是一片深水区，几个家族混居在

一起，江豚就像在池塘里游泳，水波连着水波。太拥挤了，必须尽快迁移！可是，网已撒

下，却无法捕起，因为网具深度不够；再找附近的稍浅水区，还是空空如也。再驱赶，再

下网，再收网，连续七次！每次都是快要收网时又让它们从坑底悄悄溜走……第二天，受

了惊吓的江豚们早已集体转移；又下网，聪明的江豚已有对策。 

11 月 11 日，秋燥如暑、晴空透亮。10 时，救助开始。10 条塑料小船、2 艘皮筏艇、1

艘冲锋舟、2 条运豚船、2 条装网船、2 条接送人员船，依次待命。年逾花甲的高总指挥，

手持对讲机、身穿下水衣、脚套高筒雨鞋，倚在快艇上追着豚群在水面兜转，10 条装满网

具的塑料船以间隔二三十厘米的距离首尾相衔，一边专注地听从指挥，一边慢慢地、慢慢

地把豚群往滩边逼近。“时机已到，放网！”一声令下，一张张顶着白浮子的墨绿大网抛入

水中，迅速沉下水底。整整 6000 米长、上密下疏的渔网，把处在极高风险区的江豚群落牢

牢箍住。“成功了！成功了！”“江豚有救了！”大家情不自禁地欢呼。顷刻，船头那一杆杆

淡蓝色的“鄱阳湖江豚救护”旗帜在猎猎作响；船上，橘色的“救生衣们”在鼓掌拥抱；

网内，少许惊乍的白鱼儿不时蹦出水面。 

此刻，波光跳荡，沙渚秃黄，白色的鸥鸟忽而盘旋蓝天忽而俯冲湖面。北眺瓢头，岩

峰峭立，杂树已染霜红。 

当日，气温飙至 30 摄氏度。11 时，已网围江豚约 30 头。11 时 30 分，从大围中分割

切块起水迁移江豚 11 头；12 时 30 分，继续分割切块，分 3 次起水迁移江豚 19 头；17 时，

所有程序完成。那天，他们的橡胶下水衣内，都已被汗水浸透。那天，他们迎着晨曦下湖，

披着月光登岸。 

“那一群 30 头，我们捕得蛮辛苦哦！我们是把江豚的奶奶妈妈子子孙孙都一起捕捞迁

出到北沙坑了。因为江豚是母系群聚，不能让它们骨肉分离啊！特别是小豚，必须跟着妈

妈走。”船离瓢头，浓郁湖北腔调的高总指挥感喟着，“看，前面插了竹竿的位置就是南沙

坑的入口。”船从两排平行错位的竹栅栏中蛇行穿过。这些密拢的竹竿，已把依靠声呐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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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江豚屏蔽在南沙坑之外。前后 80 余人、20 天，从南沙坑应急捕捞迁出江豚 111 头，

而且确保了人的安全、豚的安全。 

“唧唧—唧唧—唧唧”，这是探测仪侦测到的江豚声。通过仪器探测和肉眼观察，南沙

坑里还留有江豚 40 余头。这意味着，在应急捕捞 111 头江豚之前，鄱阳湖瓢头南沙坑 2 万

多亩水域，居然栖居了江豚 150 余头。被如此挤压的生存空间，想想，都让专家们后怕…… 

这是一次多么科学的决策、多么及时的救护、多么了不起的壮举！ 

十四载，他护豚救豚抱豚这次还亲吻了豚 

高总指挥说，这次捕捞迁豚，他的“学生”占柏山立了功。“他有经验，胆子大，眼睛

好，看豚特别准。在长江，鸥鸟多的水面江豚就多，可是，鄱阳湖不一样。” 

占柏山，正是那个 10 月底获得长江流域江豚保护大奖的占柏山。在领奖台上，他大声

地告诉主持人，他祖祖辈辈打鱼为生，渔民在水上生活，江豚在水下生活，“江豚就是我们

的邻居”。可是这回，他已经把江豚当作自己的儿女。 

11 月 19 日上午，在此次任务收官的最后一网时，这位护豚队的总队长，竟悄悄地缓慢

入水，一把抱住一头正要冲网的小豚。他左手把小豚头部托出水面，右手轻轻抚摸它的额

头，自言自语道：小乖乖，不要怕，我们是来救你的，这里水太浅了，饵料不够了，你们

在这里会有生命危险。我们会把你和妈妈送到安全的地方，等环境恢复了，你们还可以回

来。小豚安静了，一对小眼睛似乎在与他交流。触电般，他的心被融化了，忍不住低下头

在小豚脸上深深地亲了一口。他的眼眶，湿润了。 

这一幕，被滩边的儿子捕捉到了，儿子彻底理解了父亲对豚的深情，他为父亲而骄傲。

14 年来，父亲与他姐弟仨说得最多的是豚，干得最多的事是护豚，最着急的事是抢救豚，

最开心的事是与豚在一起。父亲的所有照片中，最有神采最生动最帅气的就是与豚的合影。

后来，儿子玩笑道，他都有点嫉妒小豚了，父亲抱着才出生的小孙儿好像都没有这么动情。 

“我是真喜爱江豚啊！它是通人性的。我亲了小豚一口，感觉它很有情调。”坐在瓢头

的大石头上，凝望着南沙坑那片湖面，占柏山聊着他和豚的感情。 

第一次抱豚，是十年前。那是鄱湖涨水的早春，江豚们追着鱼汛到处跑，结果，游入

围堰的秋堑湖。水涨得快，退得也快，湖在静静地走水，江豚们却并不知晓，待它们想脱

险时，已经没有机会。鄱阳县的渔民向梅博士报告后，他和梅博士连夜赶去。在拂晓的微

光中，只见 6 头豚泡在一洼浅水凼，3 头已经不能动弹，活着的 3 头骨瘦如柴。“唉！真是

心疼啊。堵住出水口，我们抱起豚紧急转运。那一次，我好像看到了江豚的眼泪，它可能

是爸爸或妈妈，它不舍得丢下水凼里的家人……” 

从此，他的手指甲长年保持齐肉平，而且打磨得光滑无比，确保不划伤江豚的嫩肤。

从此，他经常向队员们示范怎样抱豚：大豚有一百多斤重，必须两个人抱，一人抱头让它

头朝上，一人抱在尾巴上面 30 厘米位置。它是像人一样靠肺部呼吸的，要让它头出水，身

体不能离开水面，没有水，豚的皮肤会干裂。抱豚不要怕，它没有攻击性，豚的牙齿又短

又平，连鱼都不会咬，更不会咬人，它就是一个温顺的大婴儿；抱豚不要慌不要作声，慢

慢来，只要动作到位，豚就不会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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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他从老师们那学到的。14 年前，他拜师高道斌，之后，就“高老师，高老

师”不离口。他还给做江豚科考的梅博士开船，一有机会就把年幼的儿子带上。他希望儿

子能像这些学问人一样，多念点书。他说，渔民不容易，大部分没有文化，当年，他为了

给父亲当帮手，7 岁就上了船，小学只上了两个月。 

自己救豚，在七年前。那是 2015 年在永修松门山，驾驶着巡护船的他在清理水上定置

网时，发现一头江豚钻进了“迷魂阵”，两端袋子里的小鱼正在活蹦乱跳地诱惑着江豚。“我

真是担心啊！就怕它冲到袋子里去，进了袋子就难办了。”必须尽快割网让豚脱险，可是水

太深无法操作。十万火急地请来快艇，他跳上去即刻把网袋剪断了。“看着胖胖萌萌的江豚

挣扎着游出来，一点都没有受伤，我心里好欢喜啊！” 

5 年前的“康康”，成了他永远的痛。一头脊背被扎三锚钩的江豚出现在江豚湾，人们

给它取名“康康”，既祈望它健康无恙，也因为它带伤浮游在康山大堤旁。搜救“康康”，

成为 2017 年 2 月全国人民揪心的牵挂。那回，他是联合救援队队长。“我看到‘康康’了，

一根 6 厘米的三角锚有一半插入了它的脊背，我们赶紧追上撒网。没过几分钟，它又出水

了。可是，后来就不知到哪儿去了。我们追了它一里多路。”后来一测量，那片水域深至 20

米，他们的网才 8 米深，“康康”潜水擦网跑了。继续寻找，找了两天，再也没见“康康”

的踪影。之后因为台风影响，搜救行动无奈终止。身长约 1.3 米、体重约 60 公斤的“康康”，

消失在人们的视线。“没能救到‘康康’，是我最大的遗憾。我对不起‘康康’，没想到康山

的水会那么深，我们那时还没有深网。”抬头追望空中的“人”字雁队，他沉默了片刻，“现

在，我一看到锚钩，就会想到‘康康’……” 

“这次捕豚虽然紧张，但真是蛮有乐趣的。”他笑着，兴味盎然。因为水里空间小，常

常是好几个家族混挤在一起，要保证家族的整体迁移，不容易。不过，只要抓住了头领，

就稳住了家族。那怎么判断哪个是头领呢？这就要靠经验和眼力。一群豚中，只要是带头

跑的，肯定是头领，跟着它跑的，必定是一家的。“那天是十多头在一起，有两个家族。我

们分开捕捞，分头迁移。”他十分认真地讲，“我有这种感觉，江豚们会说，人类很好，一

个都没把它们分离。” 

“捕豚迁移，要特别把握好‘小豚优先、母子同行’原则。”他的语气更加柔软了——

因为小豚小，应激反应大，不能让“小孩子”总是又叫又撞网，要尽快把小豚捕捞，放入

水箱中；要让小豚跟妈妈一起走，因为幼豚至少要吃半年的母奶，小豚一般两岁后才能“自

立门户”…… 

“你听过小豚的叫声？”“当然啊！就像家猪一样的叫声。” 

“在大群落中，能判断母子吗？”他摇头答，不能啊。只有把所有的雌豚起水，与小

豚一起迁移。只要同时放入湖中，母子依靠声呐自然就团聚了。 

“这次捕豚，我们还收获了意外的惊喜！扫描到了好几批前些年打了标的江豚，那真

是高兴啊！我摸着它们说，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看你们膘肥体壮的，这些年过得不错

啊！” 

那天，当听说捕捞迁移了一头怀孕 5 个月的江豚时，他和队员、老师们心里都有暖意

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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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旱年，鄱阳湖上江豚吹浪立白鹤踱步闲 

总结大会那天，占柏山唱了一段都昌大鼓书。他坐在瓢头的塑料小船上，随手拿起了

声障网的“管风铃”，风铃敲着船舷嗒嗒作响：江豚迁移好顺利，兄弟们心里真高兴；我们

以前打鱼为生，后来志愿保护江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雨行呀浪里滚；水上护豚虽辛

苦，但是我们好光荣。我们保护了江豚，保护了江豚的子子孙孙，就是保护了我们的鄱阳

湖，保护了我们的绿水青山…… 

都昌、永修两县的护豚队员们，掌声热烈应和。“大旱之年，我们护豚员真是辛苦啊！”

他的眼睛有些发红了。因为湖水退得太快，湖泥从来没有这么深这么软，起豚、担豚时，

一脚下去，淤泥就埋到了膝盖，自己根本不能拔出，只有靠同伴拉起；为了保证江豚的安

全，队员们不得不跪在泥里爬行。但是，大家没有怨言，他们知道保护江豚的重要性。在

这次行动之前，永修护豚队还在瓢头搭建了大本营，24 小时值守巡护；他自己则几乎天天

专程去南沙坑监测。 

“不过，我们就是再辛苦，又哪里比得上专家们呢？”他说，他们本来就是做事的人，

那些专家是文化人，可是也跟他们一样，在太阳底下晒在雨里淋在水里泡。他感谢专家们

的教诲，他感动于专家们的执着。 

2008 年被中科院水生所选入和合乡护豚队，是因为他年轻、驾船技术好。那时，湖区

渔民还有老观念，认为江豚吃鱼，是与渔民争食；江豚直着脑袋出水拜风，会招来大风大

浪让渔船遇险，是不祥之物。跟着专家们做科考和科普宣传，他看到江豚并不影响渔民的

生活，江豚多鱼也会多；他知道了，江豚是鄱阳湖的宝贝，但是因为水质污染、大船过多、

电鱼炸鱼等，江豚正一年比一年减少，甚至少于大熊猫，再不保护好就会灭绝。他告诉渔

民，捕鱼一定要远离江豚区，万一网到了江豚，必须放生。2012 年那个寒冬，跟着梅博士

环鄱阳湖顶风斗雨做科考的经历，让他更加坚定了护豚的决心。冷得把被子绑在身上，风

大得他从船头爬向船尾才靠了岸，可是研究人员还在观察做记录。2020 年 1 月 1 日起，鄱

阳湖实行十年禁渔，他成为都昌县渔政局直属护豚队的队长。 

“专家、领导来湖区，毕竟是有次数的，保护好江豚最关键的还是湖区人民，我们的

日常巡护非常重要。”11 月 22 日，记者与他们 6 人一起去巡湖。 

穿过湖滩泽地，8 时许，我们登上巡护船，顺着主航道去往朱袍山方向。水天灰蒙，四

野静谧，左边是袒露的湖岸，右边是一片片一条条浑黄的滩涂。渐行，有清脆的鸟鸣在头

顶划过，只见两队小天鹅交会在空中。水面稍阔，风大起来，雨丝飘落。 

“快看！大鲤鱼！”一条淡黄的鲤鱼高高地跃出水面。突然，船上“咚”的一声闷响，

啊！一条肥胖如成年猫的花鲢狠狠地摔在了甲板上。湖里的大鱼，越来越多了。 

形单的小油鸭浮在水面，随波荡漾，悠然自在；七八只鸬鹚蹲在巴掌大的浮滩，享受

着天伦之乐；缩着颈脖的灰鹭突然俯冲水面，一条小鱼被它的长喙高高叉起。许是铁船的

马达声惊动了站岗的豆雁，远洲腾起阵阵黑压压的雁浪。近滩，几只肥胖的赤麻鸭我行我

素；白琵鹭在浅水中优雅成行，或仰望或静立或在水中扫荡；一只黑鹳引颈张望，紧邻的

白鹳娴静怡然；浅褐初羽的小白鹤，正娉婷在两只白鹤之间，闲雅地踱走…… 



 

7 
 

“这些鸟，好多都在捕鱼呢！”话还没说完，他竟打起了电话，“黄金嘴水域有人钓鱼，

一看到我们的船就跑了，你们赶紧来……现在他们的三辆摩托车停下来了，等下肯定还会

来。”这是他在向县渔政执法大队报告。铁船立即靠岸，他们快速下船，向几名垂钓者跑去。

“看下你们的鱼钩哈，这样小的可以，记住，鱼钩不能大于 1.6 厘米，更不能用锚钩。春

天鱼产籽的时候，就不要钓鱼了。”钓者连连点头。他说，锚钩太可怕，“康康”就是被锚

钩刺伤的，它像锚一样有多个钩子，被它划伤的鱼和豚都很可能因感染而死。今年水退得

快，一些沉在湖里的渔网也露出来了，江豚尾巴喜欢摆动，很容易就被这些废网缠住。 

十来天前，一头小豚就是在这附近被一根长渔线死死缠住了尾鳍，幸亏被渔民及时救

助。在南沙坑捕捞的江豚中，也有一头被渔线挂住了牙齿，看上去时间蛮久了，牙齿都有

点变形；还有一头江豚，眼睛被扎入了木楔子，眼睛都红肿了，围捕时，它冲网非常猛，

不管不顾的，受过伤的江豚应激反应会更加强烈。 

跳上船时，他手里已捡拾了好几张破网；其他队员还用锚拖出了水下的一些陈旧虾笼。

中午时分，他们泊船做饭。天色清明了些，风却更大了。 

“看到没有？左边一头江豚，右边的母子豚游过来了，更远处还有。”他平和的语气中

透着淡淡的自豪，“我这边跟你说着话，眼睛却能瞄到江豚。天气晴朗时，我能看到 800 米

远的江豚。”咦！左侧 30 米开外，一头黑灰色的江豚正在岸边游荡，是在寻猎小鱼。突然，

它跳出水面，向前一个猛冲，再次头立水上时，已吹起晶莹浪花四溅，条条银色小鱼蹿起，

它大口一张，鱼儿入了肚。旁边，几只灰白须浮鸥紧追不舍，坐享渔利。再看右前方，离

船约 50 米处，一条大豚驮着小豚正急匆匆地逆流而上，小的偏黑、大的呈灰色，那节奏那

速度，俨然是跋涉的旅人迁徙的过客。“这对母子豚，很可能是在赶往湖口长江哦！说不定，

它们就是我们前几天从南沙坑捕捞迁移出来的！”他得意地笑着，脸上漾起欣慰的悦色。 

终于盼来几场透雨。11 月 29 日，鄱阳湖各重要站点水位均已攀上 7 米线。12 月 13 日

晚，永修护豚队队员从瓢头打来电话，说他们 4 人正驻守在大本营，白天巡护南沙坑时看

到候鸟翩跹、江豚活泼，好几头江豚还追着巡护船捕食小鱼。 

12 月 20 日，正在朱袍山水域巡护的占柏山发来一段视频：三只江豚跟在他的船尾，伴

游了三分钟之久。他说，也许是他们救助过的江豚，来向他们感恩呢！ 

尾 声 

12 月 22 日，刚结束鄱阳湖江豚科考监测的省内专家表示，位于长江入口处的湖口和彭

泽，江豚数量有了明显增多，都昌朱袍山水域也增加了不少，这些都与此次应急迁移密切

相关。虽然这次江豚救护非常成功，十年禁渔也为江豚提供了充足的饵料，然而，鄱阳湖

的江豚保护依然压力巨大。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局副局长詹书品不无感慨地说道：

“鄱阳湖提早入枯、退水过快已呈常态趋势，江豚被围困搁浅的隐患越来越大，它们重要

的和可能的栖息地，在丰水、平水、枯水季节均在螺旋式下降。坚持十年禁渔、加大巡护

力度、提高救护能力、提升宣教效果、严禁违规垂钓，都是任重道远的。” 

12 月 29 日，星子站水位又落至 6.94 米。 

江豚，江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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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罕见高温少雨，罕见夏秋连旱。

高温预警、枯水预警，黄色，橙色，红色！南吞

赣地五河、北吐长江的鄱阳湖，星子站水位 8 月

19 日跌破 10 米关口，提前进入低枯水期；9 月

6 日水位跌破 8 米，进入极枯水期；11 月 17 日，

只有 6.46 米！这个春江水暖时吊在长江藤上

的“宝葫芦”，已经萎缩成一只引吭待哺的“瘦

天鹅”，面积不及丰水时的十分之一。

船只搁浅、滩洲裸露、湖床龟裂，往年没膝

的油绿苔草、粉红地毯般的蓼子花海，全都了

无踪迹。连片的干涸湖滩成了不毛之地，有的

早已沙化如大漠。脱水的蚌贝、渴死的鱼虾，

或陈于烈日之下，或嵌入干硬的泥隙……

露出基座的航标灯，如矗立水中的路标。

11 月 19 日，我们的铁船弯弯绕绕在都昌水域主

航道上，犹如小心翼翼行驶在狭窄的人工渠中，

曾经的湖底一道道切割着水面，人若划行在江

南水乡的垛田。向左急转，进入北沙坑，深深浅

浅的水面开阔起来，与天相接的泥滩上，一群

群深色大雁呼啦啦惊飞，嘎嘎嘎盘旋空中又成

片 落 入 青 绿 大 叶 的 草 洲 ，此 伏 彼 起 ，如 浪 腾

空。湖面，偶有铅灰色的江豚拱波游弋。右边

山脊上，白色巨型风车在缓慢地旋转。松门山

到了，昂首的瓢头在晨霭中影影绰绰。

二十天，他们在瓢头紧急救护
江豚111头

永修吴城松门山，鄱阳湖的南北分界线，

如一条苍龙横亘在烟波浩渺的彭蠡泽。山南，

原本万顷碧波，丰腴饱满，如今却似连片沼泽；

山北，狭长精瘦，直通长江。这座鄱阳湖上的

无人大孤岛，山峰顶石，山脚踏沙，“龙头”形若

水瓢，名瓢头。在这里上演了极旱之年鄱阳湖

上的壮举——前后 80 余人，20 天，紧急救护江

豚 111 头。

瓢头南沙坑，沙多、坑多，是形状不规则的

深水区。随着水位的持续走低和气温渐降，鱼

类奔向了沙坑，以鱼为生的江豚也逐鱼而入。

据 10 月监测数据，在这片 15 至 17 平方公里的

水域，已经栖息了江豚 70 余头。江豚聚集，鱼

类资源在显著消耗；水下地形极其复杂，沙坑

有的宽有的狭，深浅不一；一旦水位降至 6.5
米，南沙坑与外面水域的通道将被阻断；进入

严冬，浅水区若结冰，江豚将被困其中……

南沙坑告急！南沙坑告急！

一头江豚每日的食鱼量是 3 至 5 公斤，且

只能吞食体长 25 厘米、体高 6 厘米以内的小鱼

虾，而这些优质食料，也是翘嘴鱼等凶猛鱼类

的盘中餐。江西农业农村部门 10 月中旬在南

沙坑应急投喂 3 吨饵料鱼的同时，又紧锣密鼓

地制定应急驱赶、应急捕捞、应急迁地预案。

省内外专家一次次监测、一次次讨论，10 月 27
日，在农业农村部和江西省的邀请下，中科院

水生生物研究所梅志刚博士、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刘凯研究员，带着两个“国字号”专家团

队，急赴南沙坑。

连续一周的探测，结果令人吃惊：南沙坑

居然有江豚近百头！必须尽快降低江豚的栖

息密度，把它们赶到北沙坑去，那边有宽阔的

水域，有通达长江的出口。

应急驱赶！坑口及通道已挖深拓宽。可

是，原有的网具无法使用；大船不能进入。于

是，找来吃水浅、噪声小的塑料小船；制作如管

风铃般的声障网。

精 准 插 好 围 网 ，巧 妙 设 计 路 径 。11 月 5
日，约 40 头江豚顺着通道被成功赶到坑口。可

是，来来回回驱赶了六趟，还是没有一头江豚

出坑。原来，是因为坑道过浅、太窄。

应急捕捞！把具有严重围困、搁浅风险的江

豚捕捞迁出。11月7日，来自湖北天鹅洲长江江

豚自然迁地保护区的专家高道斌成了捕捞现场

总指挥，他有过一天捕捞江豚22头的经历。

那天，应急捕捞迁出现场总负责人梅志刚

站在最高点，虽然各环节都准备充分，但他内

心仍是忐忑不安。尽管捕捞现场总指挥、都昌

护豚队都是 5 年前在余干江豚湾搜救受伤“康

康”的优秀团队，但护豚队毕竟已经 5 年没有紧

急救豚；2 万多亩的水域地形复杂，稍不留意船

只就会搁浅；31 人的护豚队伍中，只有 9 人有

捕豚经验；队伍来自都昌和永修，还有一个磨

合的过程。下网、围网、起网、起豚、体检、运

输、放豚，这一系列过程中，最大的风险就是江

豚冲网。“围网、起网时，江豚都有可能应激冲

网。”说到首日的惊吓，梅博士心有余悸，“江豚

冲网很可能窒息，窒息两分钟就会死亡。”

第一天起网时，在场的所有人都非常兴

奋、异常紧张：“有七头，有八头！好大的江豚

啊！”“还有一头小豚宝宝！”“马上要起来啦！”

负责抱豚的迫不及待跳入水中，负责运豚的早

早就把担架打开。“快抱住！快稳住！不能让

它冲网！”“担架在哪里？”“把它的胸鳍塞进担

架洞里！”“淤泥好深，注意别摔倒，摔倒江豚会

受伤！”“担架不能两个人抬！担架必须四个人

抬！”“保持江豚的头部朝前方！”……

几十米外，体检团队正焦急等待。“老师，

快 快 检 查 下 ，这 头 江 豚 冲 网 了 ，好 像 不 太 对

劲 。”声音里透着担忧。立刻施救。“它的鼻孔

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呼吸正常，身体没有问

题，只是应激憋气时间有点长。”所幸，有惊无

险。连担架一起，江豚被轻轻地放在了棉垫

上，采样，称体重，量体长、头围、胸围，鉴雌雄，

做 B 超，再从尾鳍上抽一点血。

岸边，两条运输船整装待发。精心设计的

不锈钢运输箱内分两半，恰好是两头江豚的舒

适空间，箱内装有浅浅的湖水，两副帆布担架

搁 在 水 箱 两 端 ，江 豚 半 卧 水 中 ，可 以 自 由 呼

吸。运输船不是噪声大的快艇，从起水处运到

北沙坑的放豚点，单程要一个小时。深秋的鄱

阳湖，午间太阳似火球，一路上，不但要避免阳

光直射江豚，还要不断给它淋水保湿。

北沙坑的放豚点，插有鲜明的标志。“到

了 ，到 了 ！”“ 准 备 好 了 吗 ？”两 条 船 在 前 后 呼

应。“稍微等一等，让江豚宝宝跟着妈妈一起

走。”经过一两个小时，江豚们在专家、护豚队、

兽医们的救护下，从高风险区平安转移到了安

全水域，一入水，就迅速游走了。

这一天，60 余人共紧急救护江豚 8 头。

收工，开会，总结，改进。接下来，所有的

参与者都更加冷静，所有的程序都更加从容。

围网放慢一点，一层层地分切，一块块地起水；

每人配发一把小剪刀，以备江豚冲网时割断渔

网用；网具底部更稀疏，可以流畅地透过湖泥；

最里层那道网改用密实如棉布的密眼网，即使

江豚冲网也不至于被兜住脑袋而窒息；保持冷

静，江豚天生胆小，应激过度可能致死；防摔跤

防落水，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江豚……

尽管动作越来越熟练，各环节配合也越来

越紧凑，可每次撒网大家心里还是紧张的。因

为每处的地形都是未知，每次的情况都难以

预料。

在南沙坑，他们创造了一天合围捕豚 30 头

的纪录。那是一片深水区，几个家族混居在一

起，江豚就像在池塘里游泳，水波连着水波。

太拥挤了，必须尽快迁移！可是，网已撒下，却

无法捕起，因为网具深度不够；再找附近的稍

浅水区，还是空空如也。再驱赶，再下网，再收

网，连续七次！每次都是快要收网时又让它们

从坑底悄悄溜走……第二天，受了惊吓的江豚

们 早 已 集 体 转 移 ；又 下 网 ，聪 明 的 江 豚 已 有

对策。

11 月 11 日，秋燥如暑、晴空透亮。10 时，

救助开始。10 条塑料小船、2 艘皮筏艇、1 艘冲

锋舟、2 条运豚船、2 条装网船、2 条接送人员

船，依次待命。年逾花甲的高总指挥，手持对

讲机、身穿下水衣、脚套高筒雨鞋，倚在快艇上

追着豚群在水面兜转，10 条装满网具的塑料船

以间隔二三十厘米的距离首尾相衔，一边专注

地听从指挥，一边慢慢地、慢慢地把豚群往滩

边逼近。“时机已到，放网！”一声令下，一张张

顶着白浮子的墨绿大网抛入水中，迅速沉下水

底。整整 6000 米长、上密下疏的渔网，把处在

极高风险区的江豚群落牢牢箍住。“成功了！

成功了！”“江豚有救了！”大家情不自禁地欢

呼。顷刻，船头那一杆杆淡蓝色的“鄱阳湖江

豚救护”旗帜在猎猎作响；船上，橘色的“救生

衣们”在鼓掌拥抱；网内，少许惊乍的白鱼儿不

时蹦出水面。

此刻，波光跳荡，沙渚秃黄，白色的鸥鸟忽

而盘旋蓝天忽而俯冲湖面。北眺瓢头，岩峰峭

立，杂树已染霜红。

当日，气温飙至 30 摄氏度。11 时，已网围

江豚约 30 头。11 时 30 分，从大围中分割切块

起水迁移江豚 11 头；12 时 30 分，继续分割切

块，分 3 次起水迁移江豚 19 头；17 时，所有程序

完成。那天，他们的橡胶下水衣内，都已被汗

水浸透。那天，他们迎着晨曦下湖，披着月光

登岸。

“那一群 30 头，我们捕得蛮辛苦哦！我们

是把江豚的奶奶妈妈子子孙孙都一起捕捞迁

出到北沙坑了。因为江豚是母系群聚，不能让

它们骨肉分离啊！特别是小豚，必须跟着妈妈

走。”船离瓢头，浓郁湖北腔调的高总指挥感喟

着，“看，前面插了竹竿的位置就是南沙坑的入

口 。”船 从 两 排 平 行 错 位 的 竹 栅 栏 中 蛇 行 穿

过。这些密拢的竹竿，已把依靠声呐辨别方向

的江豚屏蔽在南沙坑之外。前后 80 余人、20
天，从南沙坑应急捕捞迁出江豚 111 头，而且确

保了人的安全、豚的安全。

“唧唧—唧唧—唧唧”，这是探测仪侦测到

的江豚声。通过仪器探测和肉眼观察，南沙坑

里还留有江豚 40 余头。这意味着，在应急捕捞

111 头江豚之前，鄱阳湖瓢头南沙坑 2 万多亩

水域，居然栖居了江豚 150 余头。被如此挤压

的生存空间，想想，都让专家们后怕……

这是一次多么科学的决策、多么及时的救

护、多么了不起的壮举！

十四载，他护豚救豚抱豚这次
还亲吻了豚

高总指挥说，这次捕捞迁豚，他的“学生”

占柏山立了功。“他有经验，胆子大，眼睛好，看

豚特别准。在长江，鸥鸟多的水面江豚就多，

可是，鄱阳湖不一样。”

占柏山，正是那个 10 月底获得长江流域江

豚保护大奖的占柏山。在领奖台上，他大声地

告诉主持人，他祖祖辈辈打鱼为生，渔民在水

上生活，江豚在水下生活，“江豚就是我们的邻

居 ”。 可 是 这 回 ，他 已 经 把 江 豚 当 作 自 己 的

儿女。

11 月 19 日上午，在此次任务收官的最后一

网时，这位护豚队的总队长，竟悄悄地缓慢入

水，一把抱住一头正要冲网的小豚。他左手把

小豚头部托出水面，右手轻轻抚摸它的额头，自

言自语道：小乖乖，不要怕，我们是来救你的，这

里水太浅了，饵料不够了，你们在这里会有生命

危险。我们会把你和妈妈送到安全的地方，等

环境恢复了，你们还可以回来。小豚安静了，一

对小眼睛似乎在与他交流。触电般，他的心被

融化了，忍不住低下头在小豚脸上深深地亲了

一口。他的眼眶，湿润了。

这一幕，被滩边的儿子捕捉到了，儿子彻

底理解了父亲对豚的深情，他为父亲而骄傲。

14 年来，父亲与他姐弟仨说得最多的是豚，干

得最多的事是护豚，最着急的事是抢救豚，最

开心的事是与豚在一起。父亲的所有照片中，

最有神采最生动最帅气的就是与豚的合影。

后来，儿子玩笑道，他都有点嫉妒小豚了，父亲

抱着才出生的小孙儿好像都没有这么动情。

“我是真喜爱江豚啊！它是通人性的。我

亲了小豚一口，感觉它很有情调。”坐在瓢头的

大石头上，凝望着南沙坑那片湖面，占柏山聊

着他和豚的感情。

第一次抱豚，是十年前。那是鄱湖涨水的

早春，江豚们追着鱼汛到处跑，结果，游入围堰

的秋堑湖。水涨得快，退得也快，湖在静静地

走水，江豚们却并不知晓，待它们想脱险时，已

经没有机会。鄱阳县的渔民向梅博士报告后，

他和梅博士连夜赶去。在拂晓的微光中，只见

6 头豚泡在一洼浅水凼，3 头已经不能动弹，活

着的 3 头骨瘦如柴。“唉！真是心疼啊。堵住出

水口，我们抱起豚紧急转运。那一次，我好像

看到了江豚的眼泪，它可能是爸爸或妈妈，它

不舍得丢下水凼里的家人……”

从此，他的手指甲长年保持齐肉平，而且

打磨得光滑无比，确保不划伤江豚的嫩肤。从

此，他经常向队员们示范怎样抱豚：大豚有一

百多斤重，必须两个人抱，一人抱头让它头朝

上，一人抱在尾巴上面 30 厘米位置。它是像人

一样靠肺部呼吸的，要让它头出水，身体不能

离开水面，没有水，豚的皮肤会干裂。抱豚不

要怕，它没有攻击性，豚的牙齿又短又平，连鱼

都不会咬，更不会咬人，它就是一个温顺的大

婴儿；抱豚不要慌不要作声，慢慢来，只要动作

到位，豚就不会受伤……

这些，都是他从老师们那学到的。14 年

前，他拜师高道斌，之后，就“高老师，高老师”

不离口。他还给做江豚科考的梅博士开船，一

有机会就把年幼的儿子带上。他希望儿子能

像这些学问人一样，多念点书。他说，渔民不

容易，大部分没有文化，当年，他为了给父亲当

帮手，7 岁就上了船，小学只上了两个月。

自己救豚，在七年前。那是 2015 年在永修

松门山，驾驶着巡护船的他在清理水上定置网

时，发现一头江豚钻进了“迷魂阵”，两端袋子

里的小鱼正在活蹦乱跳地诱惑着江豚。“我真

是担心啊！就怕它冲到袋子里去，进了袋子就

难办了。”必须尽快割网让豚脱险，可是水太

深无法操作。十万火急地请来快艇，他跳上

去即刻把网袋剪断了。“看着胖胖萌萌的江豚

挣扎着游出来，一点都没有受伤，我心里好欢

喜啊！”

5年前的“康康”，成了他永远的痛。一头脊

背被扎三锚钩的江豚出现在江豚湾，人们给它

取名“康康”，既祈望它健康无恙，也因为它带

伤浮游在康山大堤旁。搜救“康康”，成为 2017
年 2 月全国人民揪心的牵挂。那回，他是联合

救援队队长。“我看到‘康康’了，一根 6 厘米的

三角锚有一半插入了它的脊背，我们赶紧追上

撒网。没过几分钟，它又出水了。可是，后来就

不知到哪儿去了。我们追了它一里多路。”后来

一测量，那片水域深至20米，他们的网才8米深，

“康康”潜水擦网跑了。继续寻找，找了两天，再

也没见“康康”的踪影。之后因为台风影响，搜救

行动无奈终止。身长约1.3米、体重约60公斤的

“康康”，消失在人们的视线。“没能救到‘康康’，

是我最大的遗憾。我对不起‘康康’，没想到康

山的水会那么深，我们那时还没有深网。”抬头

追望空中的“人”字雁队，他沉默了片刻，“现在，

我一看到锚钩，就会想到‘康康’……”

“ 这 次 捕 豚 虽 然 紧 张 ，但 真 是 蛮 有 乐 趣

的。”他笑着，兴味盎然。因为水里空间小，常

常是好几个家族混挤在一起，要保证家族的整

体迁移，不容易。不过，只要抓住了头领，就稳

住了家族。那怎么判断哪个是头领呢？这就

要靠经验和眼力。一群豚中，只要是带头跑

的，肯定是头领，跟着它跑的，必定是一家的。

“那天是十多头在一起，有两个家族。我们分

开捕捞，分头迁移。”他十分认真地讲，“我有这

种感觉，江豚们会说，人类很好，一个都没把它

们分离。”

“捕豚迁移，要特别把握好‘小豚优先、母

子同行’原则。”他的语气更加柔软了——因为

小豚小，应激反应大，不能让“小孩子”总是又

叫又撞网，要尽快把小豚捕捞，放入水箱中；要

让小豚跟妈妈一起走，因为幼豚至少要吃半年

的母奶，小豚一般两岁后才能“自立门户”……

“你听过小豚的叫声？”“当然啊！就像家

猪一样的叫声。”

“在大群落中，能判断母子吗？”他摇头答，

不能啊。只有把所有的雌豚起水，与小豚一起

迁移。只要同时放入湖中，母子依靠声呐自然

就团聚了。

“这次捕豚，我们还收获了意外的惊喜！扫

描到了好几批前些年打了标的江豚，那真是高

兴啊！我摸着它们说，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

看你们膘肥体壮的，这些年过得不错啊！”

那天，当听说捕捞迁移了一头怀孕 5 个月

的 江 豚 时 ，他 和 队 员 、老 师 们 心 里 都 有 暖 意

流淌。

极旱年，鄱阳湖上江豚吹浪立
白鹤踱步闲

总结大会那天，占柏山唱了一段都昌大鼓

书。他坐在瓢头的塑料小船上，随手拿起了声

障网的“管风铃”，风铃敲着船舷嗒嗒作响：江

豚迁移好顺利，兄弟们心里真高兴；我们以前

打鱼为生，后来志愿保护江豚。一年三百六十

五天，风雨行呀浪里滚；水上护豚虽辛苦，但是

我们好光荣。我们保护了江豚，保护了江豚的

子子孙孙，就是保护了我们的鄱阳湖，保护了

我们的绿水青山……

都昌、永修两县的护豚队员们，掌声热烈应

和。“大旱之年，我们护豚员真是辛苦啊！”他的

眼睛有些发红了。因为湖水退得太快，湖泥从

来没有这么深这么软，起豚、担豚时，一脚下去，

淤泥就埋到了膝盖，自己根本不能拔出，只有靠

同伴拉起；为了保证江豚的安全，队员们不得不

跪在泥里爬行。但是，大家没有怨言，他们知道

保护江豚的重要性。在这次行动之前，永修护

豚队还在瓢头搭建了大本营，24小时值守巡护；

他自己则几乎天天专程去南沙坑监测。

“不过，我们就是再辛苦，又哪里比得上专

家们呢？”他说，他们本来就是做事的人，那些

专家是文化人，可是也跟他们一样，在太阳底

下晒在雨里淋在水里泡。他感谢专家们的教

诲，他感动于专家们的执着。

2008 年被中科院水生所选入和合乡护豚

队，是因为他年轻、驾船技术好。那时，湖区渔

民还有老观念，认为江豚吃鱼，是与渔民争食；

江豚直着脑袋出水拜风，会招来大风大浪让渔

船遇险，是不祥之物。跟着专家们做科考和科

普宣传，他看到江豚并不影响渔民的生活，江

豚多鱼也会多；他知道了，江豚是鄱阳湖的宝

贝，但是因为水质污染、大船过多、电鱼炸鱼等，

江豚正一年比一年减少，甚至少于大熊猫，再不

保护好就会灭绝。他告诉渔民，捕鱼一定要远

离江豚区，万一网到了江豚，必须放生。2012年

那个寒冬，跟着梅博士环鄱阳湖顶风斗雨做科

考的经历，让他更加坚定了护豚的决心。冷得

把被子绑在身上，风大得他从船头爬向船尾才

靠了岸，可是研究人员还在观察做记录。2020
年 1 月 1 日起，鄱阳湖实行十年禁渔，他成为都

昌县渔政局直属护豚队的队长。

“专家、领导来湖区，毕竟是有次数的，保

护好江豚最关键的还是湖区人民，我们的日常

巡护非常重要。”11 月 22 日，记者与他们 6 人一

起去巡湖。

穿过湖滩泽地，8 时许，我们登上巡护船，

顺着主航道去往朱袍山方向。水天灰蒙，四野

静谧，左边是袒露的湖岸，右边是一片片一条

条浑黄的滩涂。渐行，有清脆的鸟鸣在头顶划

过，只见两队小天鹅交会在空中。水面稍阔，

风大起来，雨丝飘落。

“快看！大鲤鱼！”一条淡黄的鲤鱼高高地

跃出水面。突然，船上“咚”的一声闷响，啊！

一条肥胖如成年猫的花鲢狠狠地摔在了甲板

上。湖里的大鱼，越来越多了。

形单的小油鸭浮在水面，随波荡漾，悠然

自在；七八只鸬鹚蹲在巴掌大的浮滩，享受着

天伦之乐；缩着颈脖的灰鹭突然俯冲水面，一

条小鱼被它的长喙高高叉起。许是铁船的马

达声惊动了站岗的豆雁，远洲腾起阵阵黑压压

的雁浪。近滩，几只肥胖的赤麻鸭我行我素；

白琵鹭在浅水中优雅成行，或仰望或静立或在

水中扫荡；一只黑鹳引颈张望，紧邻的白鹳娴

静怡然；浅褐初羽的小白鹤，正娉婷在两只白

鹤之间，闲雅地踱走……

“这些鸟，好多都在捕鱼呢！”话还没说完，

他竟打起了电话，“黄金嘴水域有人钓鱼，一看

到我们的船就跑了，你们赶紧来……现在他们

的三辆摩托车停下来了，等下肯定还会来。”这

是他在向县渔政执法大队报告。铁船立即靠

岸，他们快速下船，向几名垂钓者跑去。“看下

你们的鱼钩哈，这样小的可以，记住，鱼钩不能

大于 1.6 厘米，更不能用锚钩。春天鱼产籽的

时候，就不要钓鱼了。”钓者连连点头。他说，

锚钩太可怕，“康康”就是被锚钩刺伤的，它像

锚一样有多个钩子，被它划伤的鱼和豚都很可

能因感染而死。今年水退得快，一些沉在湖里

的渔网也露出来了，江豚尾巴喜欢摆动，很容

易就被这些废网缠住。

十来天前，一头小豚就是在这附近被一根

长渔线死死缠住了尾鳍，幸亏被渔民及时救

助。在南沙坑捕捞的江豚中，也有一头被渔线

挂住了牙齿，看上去时间蛮久了，牙齿都有点

变形；还有一头江豚，眼睛被扎入了木楔子，眼

睛都红肿了，围捕时，它冲网非常猛，不管不顾

的，受过伤的江豚应激反应会更加强烈。

跳上船时，他手里已捡拾了好几张破网；

其 他 队 员 还 用 锚 拖 出 了 水 下 的 一 些 陈 旧 虾

笼。中午时分，他们泊船做饭。天色清明了

些，风却更大了。

“看到没有？左边一头江豚，右边的母子

豚游过来了，更远处还有。”他平和的语气中透

着淡淡的自豪，“我这边跟你说着话，眼睛却能

瞄到江豚。天气晴朗时，我能看到 800 米远的

江豚。”咦！左侧 30 米开外，一头黑灰色的江豚

正在岸边游荡，是在寻猎小鱼。突然，它跳出

水面，向前一个猛冲，再次头立水上时，已吹起

晶莹浪花四溅，条条银色小鱼蹿起，它大口一

张，鱼儿入了肚。旁边，几只灰白须浮鸥紧追

不舍，坐享渔利。再看右前方，离船约 50 米处，

一条大豚驮着小豚正急匆匆地逆流而上，小的

偏黑、大的呈灰色，那节奏那速度，俨然是跋涉

的旅人迁徙的过客。“这对母子豚，很可能是在

赶往湖口长江哦！说不定，它们就是我们前几

天从南沙坑捕捞迁移出来的！”他得意地笑着，

脸上漾起欣慰的悦色。

终于盼来几场透雨。11 月 29 日，鄱阳湖各

重要站点水位均已攀上7米线。12月13日晚，永

修护豚队队员从瓢头打来电话，说他们4人正驻

守在大本营，白天巡护南沙坑时看到候鸟翩跹、

江豚活泼，好几头江豚还追着巡护船捕食小鱼。

12 月 20 日，正在朱袍山水域巡护的占柏

山发来一段视频：三只江豚跟在他的船尾，伴

游了三分钟之久。他说，也许是他们救助过的

江豚，来向他们感恩呢！

尾 声

12 月 22 日，刚结束鄱阳湖江豚科考监测

的省内专家表示，位于长江入口处的湖口和彭

泽，江豚数量有了明显增多，都昌朱袍山水域

也增加了不少，这些都与此次应急迁移密切相

关。虽然这次江豚救护非常成功，十年禁渔也

为江豚提供了充足的饵料，然而，鄱阳湖的江

豚保护依然压力巨大。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渔

业渔政局副局长詹书品不无感慨地说道：“鄱

阳湖提早入枯、退水过快已呈常态趋势，江豚

被围困搁浅的隐患越来越大，它们重要的和可

能的栖息地，在丰水、平水、枯水季节均在螺旋

式下降。坚持十年禁渔、加大巡护力度、提高

救护能力、提升宣教效果、严禁违规垂钓，都是

任重道远的。”

12 月 29 日，星子站水位又落至 6.94 米。

江豚，江豚……

江豚江豚！！江豚江豚…………
本报全媒体记者本报全媒体记者 柳易江柳易江

· 题 记 ·
长江江豚（文中简称江豚），

长江的“微笑天使”，长江流域的
旗舰物种，我国特有的淡水水生
哺乳动物，栖息于长江中下游及
鄱阳湖、洞庭湖等区域，2017年
被列入濒危物种，2021年升为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原农业部
2017年组织的长江江豚生态科
考估算江豚数量约为1012头，其
中，鄱阳湖约为457头；2022年
的科考，估算江豚数量企稳回升，
有望突破1200头。

航拍江豚围捕。 孙晓冬摄

江豚逐浪鄱阳湖。许南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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